
第一章　　引论

在最成功的哺乳类中，现代人是无与伦比的一类，人类

的成功全在于其文化行为的发展。“文化”是指人类经过学

习而且世代相传的，多方面的行为表现，传授主要通过语言

为媒介。政治制度、神话、血族关系，对血亲婚配的禁例、

各色各样的仪式、制造工具等等，都是组成“文化”的部分。

按拉尔夫 霍洛韦（ ）的说法，文化

是人类以任意的形式强加在环境上的烙印，也正是这种任意

性与强加的结合，才使人类所学得的行为根本不同于灵长类

的行为，虽然后者的行为无疑地也是通过学习获得的，并且

也是复杂的。例如，只有人才能够理解氟化了的普通水，与

被人赋与了宗教意义的圣水，二者有何种意义的差别（那种

圣水当然也可能是被氟化了的水），因为只有人能够任意地

对客体、概念和感触进行描述，并且能把这些东西意味深长

的传达给别人。

“现代人”的动物学学名是“智人亚种”

，仅仅于最近四、五万年以内才在整个旧大陆上广泛

地传布开来。这里之所以说“仅仅”，是因为这段时间，不过

是人科类从进化到现代猿类或者猩猩类的共同支系上，分化

出来以后所经历过的漫长岁月中的一个小小的片段。人科类

包括人类以及人类的可辨认出的直接祖先和亲属。人科类的

分化至少发生在距今 万年以前，也可能在将近一千四、

五百万年以前（西蒙斯和匹尔比姆



人科类在这段时间内发展了自己非常特殊的，也是典型

的各种特征。其中最重要的，包括以一个相当大的，重新改

组过的脑为基础，所产生的复杂的文化行为；习惯于直立和

两足行走的运动方式；一副特殊的牙齿，两性的犬齿都较

小，颊齿有宽阔平 格洛 克拉克坦的研磨面（勒

。脑的扩大以及与之相伴随着的脑内部组织

。的变化，开始于 万年以前（霍洛韦，距今至少

与此同时，手足的分化也完全确立下来了。牙齿的变化，可

距 万年以前。牙齿的以断定是发生在更早的时代 今

变化，是人类最早期的直接的祖先，由树栖性转变为地栖

性，这一重要变化的明显标帜。下面我们将对目前已知的人

类化石记录作一番概述，并探讨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发生

过什么变化，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

如果我们探讨一下，古生物学者们最常用的人类的一些

特征（这些特征可以从化石各方面观察到），我们就可发

现，“现代人”在许多方面（主要是头骨结构上）可以和

他直接的祖先相区别（克拉克， 。现代人的脑颅，前

后径较短，高而且较窄。枕区相当圆滑。额部几乎是垂直

的，而且没有隆起的眉脊（眉弓）。面部较小，也不向前突

出。牙齿大体上比早期人科类的小。智人亚种的平均脑量约

立方厘米。组成脑颅的各块骨头，实际上近似于脑的

外表轮廓的模子。面部的骨头有相当大一部分被压缩在脑前

部的下方。所以整个头骨的外形接近于球形。牙齿排列成连

续的抛物线齿弓。男女两性的犬齿都小，形状和门齿相似，

都是铲形齿。门齿和犬齿都具类同的咬切功能。后面的前臼

齿和臼齿都是研磨齿。人类是身躯直立，步态稳健的两足行

走者。大多数现代人类群组的平均身高的变异范围较小，在

五英尺三英寸与五英尺九英寸之间。



今天的“现代人”是一个多型种（

就是说在同一个种内，又分成若干个通常居住在不同的地理

区域中的“种群”（迈耶 。不同的种群之间

是交错过渡的，不象种那样在生殖上是彼此隔绝的，而且每

个种群通常彼此都有一些同源一致的性状。因此，群组与群组

之间，一般的肤色或者头形虽稍有差别，但这些差别中，有

一些是可以被看作对地方环境条件的适应表现。几乎所有分

布广泛的物种都是多型的，也都在某些特征上，表现出地理

现代人出现之图 前的一些最重大的进化事件（匹尔比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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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分化来。因此，我们可以假定人科类只要是分布广泛，

就有可能是类似的多型种。这一点，在我们以化石作为人

类进化依据的评价上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不仅要说明一个

地方种群之内的变异，而且还要说明种群与种群之间的变

异，以及在种的整个进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演变（匹尔比姆和

。西蒙斯，

大多数的现代人居住在城市地区，是以畜牧为基本经济

活动者或者是游牧者。现代地球上全部三十亿人口之中只有

为数极少的，不超过总数 的人口，仍然还保持在通

常称之为狩猎和采集食物的生活水平上。这些狩猎者和采集

者，结成大约五十人左右的小群生活，他们依靠狩猎和采集

食物为生。男女之间有明显的劳动分工，妇女采集植物性的

食物，男子从事狩猎。他们很少有或根本没有经济剩余的积

累，几乎完全隔绝了与外界的经济联系与社会交往。劳动中

的合作与劳动果实的分享受到他们十分珍视，也是他们生活

所必不可缺的保障。在每一个群中包括若干个主要家庭

夫、妻和他们的子女。但是这些核心家庭并不是牢固地聚合

在一个群中，取决于环境条件可以由一个群中分出来，也可

以合并到另外的群中（理查德 李和德沃尔

。

现代的狩猎者都居住在边远的地带，布须曼人（

）居住在非洲卡拉哈里沙漠（ ）地带。

澳大利亚土著住在西澳大利亚州的沙漠地带。在这些狩猎者

周围地区，居住者都是非狩猎的民族。由于和其它社会经济

制度的民族的接触，狩猎者的行为模式常常已经有所改变。

但是对现代狩猎者的研究，揭示出他们社会组织的某些特征

具有惊人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可能是和他们生活方式的一

致相关联的。大约在距今一万年以前，全世界各个人群的总



人口数约为 万人，他们全都是狩猎者和采集者（以狩

猎作为谋生的手段只能维持较低的人口密度）。在这一时

期，某些人群开始了对植物进行栽培和畜养动物。这样，食

物才有可能剩余，也才有了积蓄以维持增长了的人口生活在

定居的村落中。各种社会组织和相互影响的模式都发生了显

著的变化。渐渐地，首先是狩猎者的活动范围缩小了，因为他

们最好的狩猎场地，逐渐地被用于农业生产。现代的狩猎者

已经濒于绝灭的境地，或者说至少他们的经济制度是如此。

现在我们再也找不到生活在周围同是狩猎者的，那种理想的

图 由 个布须曼人所组成的小组群的一部分。他们正携带着自己的

装备，沿着干涸了的河床走向另一个水洼。他们全部的个人财产都由

群组随身携带着（依据　 李）　　　理查德



狩猎环境中的狩猎者了。不过幸而我们尚能根据现代狩猎者

的生活状况，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归纳出古代狩猎者的生

活情景来（塞维斯

就现有资料所许可的程度来说，人类最初以狩猎为谋生

之道，至少在距今 万年以前就已经确定了。以这种类型

的生活水平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组织作为人科的特征，所

经历的时间作保守些的估计，至少也有自从人科类与猿类化

分开来以后，全部时代的 。这个数字之所以很可能偏低，

至少有两方面的因素，因为人类的各个人群成为农业生产者

的时间，还达不到狩猎成为人科的一种基本行为适应所经历

的时间的 。实际上正是狩猎这种生产方式造就了人类，

也可以这样说，狩猎使他们成为有大的脑和两足直立行走的

人，使他们能够制造工具，集体协作猎取肉食。还有一点，

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狩猎使人类产生了语言（沃什伯恩

和兰开斯特

在现代人尚未广泛地分布开来以前，曾经有过其它几种

类型的人类，广泛地分布于整个旧大陆。这类人在系统分类

学中被称为“古人” ）或者“智人”

智人不是现代人，现代人是“智人亚种”

“古人”和“现代人”之所以属于同种，

是因为“古人”也有发达的脑，而且躯干和四肢的骨骼几乎

。古人的石器是和现代人的没有差别（克拉克， 较

，这不仅是当时为原始的（波德斯 人类固有

①本书中 ， 有些以“现代人”专指 智人亚种”

著者称之为“现 智人”），而以“古人”专指代智人”

以便和智人亚种区分开来〔有一些著者称古人为 “古智人”

“ 或“早期智或“ 人”

而“人类” 一词则用来统称“古人”和“现代人”。



的技术水平的特点，也表现了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当时更新

颖的技术尚未发展）。不少的这类古人在埋葬死者时，已经

有了一定的葬仪，因此，我们可以假定，某些地区内的古人，

其个体的行为和社会组织的进步程度，都已经不亚于后来时

代较晚的人类（豪厄尔

这类“古人”和“现代人”的区别，主要在于头骨的形

状。古人的头骨较长、低而且宽阔，面部较大，并有隆起的

眉脊（眉弓）。导致“古人”头骨的形态转变成为现代人的

头形的原因是什么，目前尚未研究清楚。可能因为脑的内部

变化影响了它外部头骨的形状，而表现为头骨形态上的差

异。但是与其这样推论，还不如认为机械的因素起了决定性

的影响（例如头部减少了向外隆凸的部分，更有利于保持平

衡）更有道理些。总之，这一问题究竟如何，尚待研究解

决。

种（ 是分类系统的基本单位。在分类系统中还有比种包括范围

更广泛的一些单元，例如由种集合组成属，再由属组成亚科等。分类

体系中代表各级水平的分类单位，均自成一个“分类单元”

因此从种到目，均分别各代表一个分类单元。下面所列举的是最常用

到的一些分类阶元。

阶　　　　元　　　　　　　　　　　　　　　　　　　　　　　　　　　　　　　　　　　　举例

亚种（ 智人亚种（

种（ 智 人 （

亚属

属（

亚科（

科（

总科

下目（

亚目（

目（

） 人 属

） 人科（

） 人猿总科（

） 狭鼻下目（

类人猿亚目（

） 灵长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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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亚科、科和总科的专门术语均有固定的词尾。亚科的词尾是

（例如猿亚科是 ，科的词尾是 （例如人科是

，总科的词尾是 （例如人猿总科是

这类名词也可以 表示 表亚科，以简化，例如以

示人科以 表示人猿总科

“古人”的各个种群曾经遍布于旧大陆的大部分地区。

不同地理区域的各个种群之间，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与不

同地理区域内的，任何一个多型种所表现的地理差异相类

似。在地球上最后一次冰期时，居住在西欧的尼安德特人

是古人中被研究得最清楚的（也是最著名的）一个地区种群

。此外，还有一些基本上可以肯定属于古（豪厄尔， 人

的种群，曾经居住在东非、北非和西亚地区，这些种群后来

也发展成为现代类型。有一定的理由可以认为，在世界其它

的一些地区内，也同样发生过由古人进化为现代人的地方性

进化，但是很遗憾的是目前这方面的证据还很少。可能这类

变化过程中，常包含有与比较“现代化”的种群彼此混血的

情形。不过在有一些地区内，古人种群似乎被取代了，显然

并不包含多少上述混血的过程。总的说来，由“古人”过渡

到现代人的过程是地方性进化、种群的迁移以及混血和种群

取代等多方面的因素镶嵌交织着发生的。

古人至少在距今 万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但我们不可

能确切地说这一个种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因为古人与其祖

先种之间的界限，纯粹是被人为地划定的。而我们所研究的是

一个“系统” ）或发展着的连续统一体（

尼 是智人尼或安德特人或者尼人（

）的俗称。这个亚种属于“古人安德特亚种（ ”

而不是“现代人”。



图 ）西欧的尼安德特人与（ ）现代人颅骨的比较（克拉克，

，即是在一个遗传学的物种内，由祖先种群与后

裔种群共同组成的“连续序列”

（匹尔比姆和西蒙斯， 。〔一个遗传学的种是自然存

在的最大的种群，种群内的男女通婚可以产生完全能育的子

女。遗传学的种显然很少有，或者完全没有“时间深度”

）的差别〕。我们沿着现代人的发展谱系，往

古老的时代追溯上去，就会看到有一些在进步程度上逊色于

现代人的种群。这些种群所表现的某些方面的特征，已经不

适合用“智人”去称呼他们。因此，给他们另立了一种名

“直立人 。这里所用的“种”的含义，是”



指在一定的时间深度范围之内的一系列的个体。指的是遗传

学种中的序列，也代表系统中的一个环节。系统和遗传学种

都是生物学的客观实体。因此，不可以任意地把某些成分包括

进来或者排除在外。要确定某些个体是否同属一个系统，唯

一的标准是视其异性个体能否结合，并产生能育的和富于生

命力的子代。而“系统环节” ）或

时间序列种” ）则是人为划定

的，例如智人（ ）和直立人（ ）都是这种

概念的种。其时间范围的划定，完全是为了提供研究工作的

方便，而且通常是在某一个地质时代范围内，被发现的化石还

很少，或者完全无所发现的情况下而划定的。化石的缺如，

加深了我们以为在系统中存在着“间隙”的印象，当然这种

间隙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随着愈来愈多的化石被发现，必

然会使所谓的间隙被填充上，并进而使两个时间序列种之间

的“界线”日趋模糊而终至消失。显然时代最晚的直立人，

和时代最早的智人，彼此可能是非常相似的，而且他们明显

的既不同于早期的直立人，也不同于晚期的智人。这是没有

问题的，或者说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不过我们必需把整个系

统，分段地划分开来，并给予各个环节以不同的名称。否则

我们只好把中新世的猿类，也统称之为智人。但是各个环节

本身，的确是人为划定的。作为同一个系统之中的，相互联

直立人和智人之间的差别的系着的两个部分 性质，绝不

同于现代生存着的，也是相互有联系的，两个独立种之间的差

别的性质，例如黑猩猩 ）和大猩猩（

）之 的差别的性 ） 是质。直立人（

距 万年到今 万年以前这段时间内发展着的人科类的名

称（豪厄尔斯 。直立人的特征是脑相对的较

小些，各个种群的脑量变化于 立方厘米之间。头



骨具有独特的形态特征。面部和牙齿都比大多数智人的大

些。根据现有的资料看来，直立人的和智人的头骨以下的部

分（躯干和四肢骨）是没有区别的。也就是说二者都能够同

样方便的两足行走，身材也没多大的区别。直立人的石器，

一般的（仅仅是一般的）器型较为单纯，而且比后期人科类

石器的工艺水平低些。但是在直立人中，有一些种群已经能

够使用火了。直立人已是很卓越的猎取巨兽的能手了，虽然

可能还不如早期的智人群。大多数的人类学家都认为直立人

是智人的祖先，至少从广义上说是如此的。这两个“种”是

非常相近似的，其相似程度足以将二者归并到同一个人属

）里。

由智人的祖先发展到 ）的进化过程，也智人（

和由古人发展到现代人的情况相同，即是由地方性进化、混

种婚配和种群取代几种情况镶嵌交织在一起的过程。有若干

研究者（利基 对于直立人和智人有祖裔关

系，尚有所怀疑。有些研究者认为，直立人是人科谱系上的

一个旁支，至于中更新世时智人的祖先，则目前尚未被发

现，这时期大约介于 万年之间，距今大约年到 万

年。这种论点颇为令人难以置信，本书以后的章节中将予以

讨论。

生物学者所使用的“种”一词，表示不同类型的群集。因此一个“生

物学种”表示自然存在着的，最大的个体群。群内的两性个体，实际

上或者潜在的具有生殖结合，产生完全能育的子代的可能。

古生物学者所用的“种”一词，则具有不同的内涵。一个“古生

物学种”或者“时间序列种”所表示的是系统中的一个环节，这一系

统指的是在生物学种内的种群的祖裔连续。古生物学种有一定的发展

时限，而这种时限是人为地确定的。

下图表示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一个系统的发展（遗传上的变化）。

和和 时代内分 和别 的两代 个生表在 物学种。 分别代表

三个古生物学种，其时代限度是人为划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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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新世晚期和更新世初期（距今大约 万 万年年到

以前）的人 ）里，通常划科祖先已不再被归属在人属

分 ）内（克拉克，在南方古猿属或南猿属（

。在南方古猿属内有两个互相连续着的种可能是直立

人的祖先。在这两个种之中，时代较晚的一个是能干南方古

）猿 或“能人”，大约生活在距

万年以前（今 利基、托拜厄斯和内皮尔

。时代较早的一个是非洲南方古猿

）生活在距今大 万年以约

前。 立方厘米，平均这两个种虽然前者的脑较大（约为

脑量在 立方厘米以上），牙齿也稍大一些，但二者基本

上是很相似的。这两个种的牙齿，尤其是颊齿的绝对大小和

相对大小（以牙齿的大小和身体的大小相比较而言）均比后

期人科类的牙齿大。犬齿和门齿的形状和方位都与人类的相

同，而且牙齿排列的形式也显示了机能上的一致性。这两种



南方古猿都是身躯矮小的直立两足行走者。体高大约为四英

尺左右，平均体重约为五十磅。有证据表明这两种南方古猿

的行走步态尚不如人属中各个种那样稳健。

现在已知保存有南方古猿石器的地层沉积的时代，最早

的可达距今 万年以前（根万年 据豪厄尔提供的资

料），而制造石器的时代则大概还更要早一些。这类石器的存

在，表明制作这些石器的人科类已经发展成为狩猎者。这也

清楚地说明他们已经发展到有固定的居住地点，从而结束了

其它灵长类所过的那种游荡的无固定居址的生活。与南方古

猿保存在一起的动物化石材料，表明南方古猿的生活环境是

开阔林地和热带草原。最近对人类的和猿类的脑以及这类早

期人科类的脑模的比较研究，表明南方 古猿的脑已按人脑的

某些特殊式样开始重组（霍洛韦，提供资料）。联系着南方古猿

已是直立的两足行走者的情况，我们就可以复原出南方古猿

的行为来，其类似于人类行为的程度必定比其类似猿类的大

得多。南方古猿是狩猎者，他们生活的群体大概已有劳动分

工，男女两性有牢固的联系，母亲对其幼儿的哺育，既周到

而且时间也长。工具的出现，说明在制作和使用工具的过程

中，必然要求手和眼作更精密的配合运动，也就势必引起手

足进一步的分化，脑的外部形态的改变以及上述种种变化都

表明人科的脑已经改组达到了能够产生，并有效的调节人类

所特有的各种行为方式的程度，也就是已达到可能产生语言

的程度了。制造工具和语言具有相同的效果，因为二者都是

以任意的形式强加在外界之上（例如“任意的”这个概念，可

以被人们用不同的语音所组成的语言表达）。工具制造和语

言表现为一系列连续着的动作，这类顺序是“成套”的或者

是自成体系的。从脑的向外输出来看，只要某种动物它的脑

具有产生制造工具的行为的能力，也就应该是已具有产生某



种形式的语言的能力。

这样，我们的祖先，作为生活在开阔旷野 的狩猎者，

至少持 万年 万年。或者续地生活了 万年，甚至长达

与上述两种南方古猿同时生存着的，还有另一种原始的人科

类，但是与前二者不属于同一个系统。这一个系统一般以包

氏南方古猿 ）为 ，不过代表（托拜厄斯，

给这个种另立一个属名看来更合适些。包氏南方古猿的身体

比非洲南方古猿和能干南方古猿两个种的都大，体重可达

磅以上。在包氏南方古猿小型的门齿和犬齿的后面有巨大

的颊齿。因此，包氏南方古猿可能比南方古猿属内的其它几个

种更能够适应于食草的习性，因此，利用的生态小境也可能不

同（指在同一生态环境中所利用的部分不一样）。上述两个

系统大约同时并存了 万年之久，大型的南方古猿到更新

世的末期才完全趋于绝灭。绝灭的原因不明。可能是由于我

们的祖先愈来愈取得成功，和他们的生态小境的日益扩大，

因而迫使他们特化了的“堂兄弟”在竞争中归于失败。也有

可能他们干脆就是被杀光了。这样，至少到了上新世的末期

（约距今二百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已经是生活于开阔

原野上的狩猎者了，他们已经能够制造工具，能利用语言信

号，能够两足行走，脑已经重新组织和扩大了。目前我们对

于距今 万年以前的人科类的情形还了解得很少。

腊玛古猿 ）有可能是早期人科中的一类

（西蒙斯， ，发现于非洲和印度晚中新世，以及印度

万 万年以前）的地层中早上新世（距今约为 。腊

玛古猿和后期人科中的各个种类不同，它们仍然是生活于森

林之中的或者森林边缘的类型。目前只发现了腊玛古猿的下

颌骨和牙齿化石。现有的资料说明腊玛古猿是地栖性的蔬食

者，以嫩小的植物为食。腊玛古猿的犬齿和猿类的犬齿相比



较，前者的体积趋于缩小，至少比猿类雌性的犬齿还小些。

腊玛古猿后期类型的犬齿，在形态上也发生过改变。关于腊

玛古猿的躯干和四肢骨的特征目前尚未得知。

图 （下）奥杜威文化期的石器模型。（上）阿舍利文化期的手斧

（实物）。奥杜威文化期的石器工艺，在非洲出现的时代最早在距今

万年以前。最早的手斧的时代稍早于距今 万年（匹尔比姆）

，三种南方古猿颅骨的侧面 包氏南方古猿图 观：

）非洲南方古硕壮南方 ）和（古猿 猿

托（根据， 拜厄斯，



围绕着灵长类雄性个体较大的犬齿，是否是由于炫耀

行为和打架的功能被用手握着武器来战斗在功能上的代替，

而引起了牙齿的一系列变化的问题，已经争论很久了（沃什伯

。到恩， 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过与腊玛古猿化石保存

在一起的石器，看来大概也不见得能发现。腊玛古猿可能已经

会把自然物作为工具使用，即是说如象现代的黑猩猩那样，

用小树枝钓食白蚂蚁或者用石块砸开坚果。不过腊玛古猿

这类最早期的人科类，可能并不象现代人或者至少不象南方

古猿中的某些种那样，必须持续地依赖于使用工具以谋求生

存。如果关于使用工具会导致犬齿的缩小的推论是正确的，

那么，腊玛古猿有缩小了的犬齿，却又没有发现过他们的工

具 很可能根本没有工具），这样矛盾就很难统一了。如此

看来，还不如说犬齿是由于多种咀嚼机能的改变而变小了的

解释更有道理些。犬齿的缩小，使牙齿的咀嚼运动能够更好

地发挥横切的分力，并且使咀嚼的力量能够更好地分布到整

个颊齿齿列上。随着犬齿形态的变化，机能也发生了改变，

犬齿与门齿合并组成面部前端的一组切割齿组。我们对于早

期人科类确切的食性尚未弄清楚，但是看来这种食性，显然

要求有一副既能咬切又能研磨的相互配合的牙齿。

因此，最早期的人科类可能是在湖滨，或者是在森林

边缘的开阔地带觅食的，地栖性的蔬食者。他们很可能还不

习惯于两足站立行走，但也没有必要假定他们已经发展到和

现代猿类的习性相仿了。在上新世的某一个时期，由于地球

上温度普遍的下降和降雨的季节性更加分明，使森林逐步地

被开阔林地所取代，这种变化促使人科类由蔬食者转变为狩

猎者和食物采集者。生活习性上的这一根本的改变，可能也

是急骤的改变，最终带来了其它多方面的深远变化。这时的

人科的经济基本单位，变成了由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的组



假设的人科进化史，实线表示已知的各种人科化石。

虚线表示可能有的亲缘关系（匹尔比姆）。 页注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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